
照顾好自己
陈晶杰

“照顾好自己啊。 ”
“你也照顾好自己。 ”
十六岁的女孩学着大人的口气叮

嘱别人。
直到十九岁，她也是经常用这句话

来叮嘱别人，或者被别人叮嘱。
在学校里，吃有餐厅，保障有校方，

最起码不会让你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穿有父母，怎么着每个月都会有些“理
所应当”的生活费：住有宿舍，虽然不是
单间，但是安全防护措施不比有二十四

小时安保的小区差。
大学生活临近结束，即将奔赴上海

实习，一个人的生活，父母没有给额外
的生活费，吃穿用度，皆是自付。 起初，
还有父母对她叮嘱“照顾好自己”，而归

程之时，已然不是当初的自己。
上海到河南的列车已经抵达。 女孩

出了站坐进母亲的车子， 摘掉口罩，看
着母亲满是惊讶和心疼的表情，无所适
从。

从母亲灼热的目光里，女孩知道她
辜负了父母那句“照顾好自己”的叮嘱。
女孩想，也许大学期间父母在她每次假
期结束离家时叮嘱的那句 “照顾好自
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怕你吃不好、
穿不暖，而是怕你吃得不够好、穿得不
够暖。

生活还在继续，女孩也会继续坚持
她的“照顾好自己”。 世界之大，能真正
照顾自己的人不多，所以还是希望你们
也能照顾好自己。

◎ 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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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枪结缘

张新鸿

������我身着崭新的国防绿
作别散漫自由的日子

走出故乡的视线

踏上军徽闪亮之旅

用一颗年轻的心

担起风雨与责任

与枪结缘

挺立于边关哨所

像抱恋人般抱紧钢枪

沐浴清冷的月光

迎击呼啸的寒风

看着界碑上中国两字

我用坚毅与勇敢

扛起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与枪结缘

军营值班二三事
张家兴

������2018 年，原解放军第 202 医院与原
沈阳军区总医院合编为解放军北部战

区总医院。 该院址曾是日本关东军总医
院、国民党东北联勤总医院、沈阳军区
总医院。 医院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
区马路湾，在大军区机关眼底下，距辽
宁省委、中山公园、太原街、沈阳火车站
仅一两站的路程。 虽没有上海市南京路
上的灯红酒绿、光怪陆离，但门外高楼
鳞次栉比、人潮涌动。 我作为机关干部，
每半月一次在门口值班，目睹了一些奇
闻趣事，虽已逾 40 年，但仍时常记起这
些小事，在心里泛起涟漪。

识破头戴“光环”的骗子

一天下午六点多，值班室走进一对
急匆匆的男女。男的 40多岁，女的有 20
多岁，衣着朴素。男的说：“我是××××厂
的保卫科长，她是××领导的子女，想到
高干病房住院治疗。 ”我问：“你们有证

明吗？ ”他把我拉到里屋神秘地说：“她
是××的小女儿， 隐姓埋名到我厂里锻
炼，不能拿证明让别人知道，我只给你
一个人讲。 ”一番话听得我心里七上八
下 ：履行住院手续吧 ，有疑问 ，心里没
底。 直接拒绝吧，来头这么大，万一是真
的，这事可捅天了！咋办？理智让我一边
热情接待，一边出来给院务处长打了个
电话 ， 请他侧面打听一下。 半个小时
后 ，北京那边回电 ：没有这回事 ，是假
的。 我没有犹豫，立即喊来了马路湾派
出所的民警，将骗子带走。 不久，军区前
进报刊发了消息表扬我“识破一个女骗
子”。 是啊，骗子脸上不贴条，头上可能
还有难以识别的“光环”！

骑自行车来的全国劳模

一个周日，下午五点多，从外面进
来一名身材高大、 着一身深蓝工人装、
骑一辆破旧自行车的中年女同志。 我们

拦住了她，她和蔼地说：“我要到高压氧
舱科找×××？”我一听要找×护士，想到×
护士的妈妈尉凤英是全国知名的劳动

模范、中共中央委员。 这样的领导来，一
般都有警车开道，或是事前通知，可眼
前的这个人……我眨眨眼睛，再定神一
看，果然是尉凤英，和荧屏里看到的劳
模一模一样， 对她的崇敬之情油然而
生。 我马上放行，还往院里送了十几步，
看着她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渐渐远去，觉
得身躯本就魁梧的尉凤英更加高大了。
公务员都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来自人
民、服务人民，不脱离人民群众、不摆官
架子，不炫耀、不扰民，尉凤英用实际行
动证明了这一点。

微服私访的军区司令员

上世纪八十年代， 经济欠发达 ，车
辆很少。 一天上午九点多，一辆挂军牌
的大红旗轿车缓缓驶入营区，停靠在办

公楼前，一位微胖的军人下了车。 我侧
目一看， 这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吗？！ 我
急忙跑上前， 打开一楼接待室的门，把
李司令员请到了室内。 我们简单向李司
令员汇报了医院的基本情况，按首长的
要求，带他们到住院部五官科视察。 视
察结束后，首长对医院战备工作作了重
要指示，中午没有吃饭就离开了营区。

不久，我又听说李司令员事前不打
招呼，只带着秘书，突然在晚饭时到军
区后勤部机关干部简易家属楼走访 。
当时，大家一户挨一户，正在拥挤的楼
道里做饭，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李司令
员看到后， 马上提出要改善机关干部
的住房条件。 李司令员走访时了解到
基层干部、 战士在工作之余有提高文
化素质的期盼，马上安排军区出面，同
辽宁大学共办自修大学， 几千名基层
干部和战士拿到了文凭，提高了素质，
终身受益。

致建军节

翟明

建军节至志平筹，
忆昔牺牲泪难收。
苍柏树高存夏色，
里程碑伟仰秋畴。

后生脚下来阶碧，
巨擘肩头上顶楼。
一水悠悠匆缓过，
映吾瘦影几场秋。

老君台
正钱

老子驾鹤去，空置老君台。
历经劫与难，巍立千余载。
赤诚传真经，妙笔著道德。
伯乐辨骏马，尹喜识大才。
青牛悠然至，紫气自东来。
佳作存史书，函谷留重彩。
祸兮福所倚，福中祸存在。
灾至不知足，咎取贪欲财。

九台垒于土，巨木幼苗栽。
一二三生多，滴水汇大海。
万物生于有，有兮化尘埃。
对立相统一，变幻无常态。
难必始于易，精勤于不怠。
上善形若水，人间洒满爱。
字字赛珠玑，句句脑洞开。
洋洋五千言，哲理耀万代。

大 姐

何辉

������我姊妹五个，有两个哥哥、两个姐
姐。 在我的印象中，大姐长得非常漂亮，
个头不高不低，一米六一，而且心地善
良、为人随和，周围的邻居人见人夸、人
见人爱。 邻居们都说大姐心灵手巧、吃
苦耐劳。

在我的记忆里，大姐成家早 ，生了
三个男孩。 第一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姐
夫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家乡，给儿子起名
为 “军凯”， 大概是从军队凯旋的意思
吧。 第二个儿子叫“军舰”，也是姐夫起
的，或许是他仍向往部队生活。 第三个
儿子叫“华雪”，出生那年下了一场很大
的雪，瑞雪兆丰年，中华好风光，这个名
字是大姐和姐夫共同起的。

大姐很孝顺。 她出嫁以后，隔三差
五就回娘家看看，心里始终牵挂着爹和
妈，常常帮爹妈干些农活儿，把自家舍
不得吃的好东西拿来孝敬爹妈。 妈的身
体不好，大姐经常照顾妈，帮妈洗衣服，
帮妈晒被子。 大姐心灵手巧，绣制的鞋

底堪称一绝，各种图案都美观大方。 每
逢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节日，大姐都
要回娘家，给爹妈准备一些礼物。 大姐
对爹妈的孝心和孝行，为我们作出了榜
样，我们从心眼里佩服她、敬重她。

大姐很友善。 我们姊妹五人，相处
得很好，大姐对我们做到力所能及的关
爱和帮助。 在我很小的时候，大哥在部
队当兵，大姐没有上学，承担了家里的
家务和农活，带着二姐帮爹妈一起挣工
分。 为了让我和二哥上学，家里里里外
外的事大姐都包了，她付出最多，也最
辛苦。 那时候，爹常常带着妈去外地治
病，家里时常只剩下大姐、二姐、二哥和

我，大姐处处起到表率作用，既照顾我
们，又下地干农活，还要回来做饭。 再后
来，我上学了，大姐常常给我零花钱，让
我买学习资料， 鼓励我要好好学习、为
家里争气。 1988 年 7 月，我以全县同类
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中专，大姐比
我还高兴，特意从家里赶到学校为我祝
贺，还为我准备了上学的路费。 临行前，
大姐跟我说：“弟， 考上中专来之不易，
一定要珍惜， 在学校一定要学到真本
领。 ”1990 年，我结婚时，大姐为我套了
两床棉被，厚厚的，特别暖和，我觉得是
世界上最好的被子， 一直享用并珍藏
着。 后来，我们姊妹几人，谁家有事，大

姐总是第一个出来帮忙， 用她那颗善
良、淳朴的心，对待兄弟妹妹。

大姐很勤劳。 大姐总是把家里收拾
得干干净净、有条不紊，那时虽然不富
裕，但她和家人穿的衣服总是干净整洁
的。 大姐干起活来勤快利落，她承包的
责任田里很少有杂草，种植棉花的本事
在全村是数一数二的，种的玉米、大豆、
芝麻、小麦也都长势喜人。 有一年，我去
大姐家，吃到了她种的西瓜，又大又甜，
一个西瓜足足有 30 多斤重， 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现在可以说
是吃不愁、穿不愁，家家都住小洋楼，生
活条件也好了。 大姐的三个儿子已经成
家立业，而且儿孙满堂、事业有成，这些
或许是对大姐最好的慰藉。 家庭重担千
斤重，大姐从未去抱怨，奉献一生保家
旺。 每每想起大姐对一家人无微不至的
照顾，想到大姐这一生的付出，我的感
激之情就难以把控。

羽化成蝉
刘和平

������又到盛夏，又闻蝉鸣。 爬蚱，是我老
家人对幼蝉的称呼， 名字与出身一样，
都是那样土气和寒碜。 后来读了书，才
知道它也有一个高雅的名字———金蝉，
可能是因其外衣呈金黄色而得名吧。

蝉，这个称呼好像是书面语对爬蚱
或知了的通称，但在我的家乡，蝉在蜕
皮羽化前叫爬蚱，蜕皮羽化后能发出响
亮鸣叫声音的时候就被叫作知了。 无论
是爬蚱，还是知了，都给我的少年时代
带来了无尽的乐趣。

每到夏季， 当天气越来越热的时
候，经多年孕育成熟的爬蚱就会从地下
钻出来，然后爬到高高的树干或树的枝
条上蜕皮羽化。 据说，爬蚱在羽化时是
不能被打扰的，必须在安静的环境中进
行，否则容易形成天生的残疾。 所以，爬
蚱会选择在某一个静谧的夜晚，急急忙
忙地爬出身居多年的洞穴。

逮爬蚱就是捉爬蚱 、 抓爬蚱的意
思，逮爬蚱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摸”，
二是“抠”。 夏季的傍晚，村里的人们都
会走出家门，竞相来到房前屋后、沟旁

池边的浓浓树荫下摸爬蚱。 每遇见一棵
树，就用双手捧着树干，像盲人摸大象
一样，从树的根部往上四处触摸，如果
在树干上触摸到了正在徐徐爬行的爬

蚱，就松松地握在手里，让它手忙脚乱
地抓挠着手心，痒痒的感觉特好。 谁摸
到一个，就会无比兴奋地高喊：“我摸到
一个，我摸到一个……”

说到“摸”字，那可有一段心酸史。
在五十多年前的农村，绝大多数地方都
没有通电，家里也很少有照明工具。 虽
然在供销社或代销点，出售的有手电筒
之类的照明工具，却不是寻常人家能消
费起的。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整个村
子就陷入黑暗， 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

要是再赶上一个抬头不见月牙的日子，
连识人都得辨音，怎会看得见那小小的
爬蚱呢？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照明工具，
逮爬蚱全靠双手在树干上摸来摸去，树
干上每一个小小的突起，都会令人莫名
窃喜。 再说“抠”爬蚱，主要是在落雨的
白天，地皮经过雨水的冲刷，爬蚱身居
的洞穴出口会被雨水冲开，形成一个有
明显薄壁的小洞口。 有雨具的人家，不
等雨歇，冒着大雨就出来了，弯腰低头
在地上寻找与蚯蚓的家有明显区别的

小洞口。 只要发现洞口，就用手指慢慢
地抠开，当出口越抠越大时，就会看见
一只惊恐万状的爬蚱在里面，再用小木
棍之类的东西轻轻往洞穴里一伸，爬蚱

就抱着小木棍被挑出洞穴了。
据考证， 爬蚱在蜕变成知了之前，

要在地下忍受至少三年甚至多达十年

的黑暗生活，历经磨难，终于一朝成熟，
在某个夜晚坚毅地用“双手”挖开洞穴，
奋力爬出来，一路顺着树干爬到枝头完
成蜕变。 但它从爬出家门到完成最后蜕
变，不知要经历多少次生死劫难。 可见，
它的出土和蜕变是多么悲壮的历程啊。
爬蚱一旦蜕皮羽化成功成为知了之后，
就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一飞
冲天、一鸣惊人。 现在，人们把这一自然
现象引申为“金蝉定律”，就是说一个人
只要耐得住寂寞与冷眼，向着自己努力
的方向，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最终一
定会获得成功。

我真为爬蚱这个小精灵百折不挠

的精神感到骄傲，它拖着幼小的身躯同
大自然顽强抗争，虽生在树根下略显卑
微，但仍渴望自由、渴望光明。 它一心向
往蓝天，终得栖身枝头，昂首挺胸，放声
高歌，向世人宣告它的成功，这是怎样
的豁达，又是怎样的乐观啊。

青山不老
李炎炎

常言道，
有志不在年高，
英雄迟暮亦逍遥。
却看他，
音律通晓，笛声悠扬，

三日不绝绕。
剑影飘飘，侠义单刀；
棍法精妙，枪术英豪。
谁说英雄多少年，
且看他风华正茂。

◎ 散文

梁照新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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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情
师建华

对于当过兵的人来说，世间最美好
的感情莫过于战友情。

战友情，就像一壶陈年的老酒，年代
越久情越浓！虽然离开部队多年，但它一
如既往地醉在我们心田里， 沸腾在我们
躯体中。 每年“八一”仍是我们聚会最冠
冕堂皇的理由。那浓浓的氛围，那绵绵的
芳香，不管你胜不胜酒力，只要举起杯，
没有谁不是一醉方休。 喝下的是军中岁
月，饮下的是战友豪情！ 戎马生涯，这辈
子难以忘记。似水流年，冲不淡对军营的
回忆；每每相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
爽气势在战友间仍将延续。

战友情， 就像一枚青涩的橄榄，越
咀嚼越有味道，越回味越有情趣，越深
思越有哲理！ 一旦成了战友，好得穿一
个大裤头，有永远说不完的话，叙不完
的旧，道不尽的喜悦，说不清的离愁。 战

友之情，虽无血缘之亲，却有生死之义；
他不是手足，却情同手足、胜过手足。 逆
境中，战友是一把火，燃烧你的激情，教
你屡败屡战、永不言弃；顺境里，战友是
一块冰，劝你头脑别发热，宠辱不惊；风
雨中，战友是相携相扶的臂膀，是遮风
挡雨的那把伞；阳光里，战友是蓝天上
飘荡的白云，是雨后的那道彩虹。

战友情，就像一张不变的照片，虽然
泛黄，却依然如新！镜头里是哨位上两个
挺拔的身影，是上下铺的窃窃私语，是队

列行进中两颗跳动的心，是“到”与“是”
的直接对白，是“新兵蛋子”与“老兵油
子”的精彩演义。 无论时光如何变迁，照
片中永恒的主题仍是战友的身影。 训练
场上，用汗水作墨，双手作笔，书写一个
“精”字；战场上，用鲜血作墨，钢枪作笔，
书写一个“赢”字；军旅中，用青春作墨，
生命作笔，书写一个“情”字。

战友情，就像一本书，读懂的是思
念，读不懂的是留恋！ 挥手告别之际，留
下多少美好的记忆和憧憬， 在昨天，在

今天，也在明天。 回首往昔，我们坐着同
一辆军列，走进同一座军营，恪守同样
的誓言，肩负同样的责任。 栉风沐雨，摸
爬滚打，各自燃烧着青春，共同谱写战
友情歌！ 训练场上，直冲云霄的口号里
迸发着团结友爱情；巡逻线上，边关的
明月见证了我们赤心报国情；抗洪的千
里江堤上，血肉之躯筑起了我们生死与
共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谈笑间军
旅生涯已成往事。 一路走来，战友情无
时不在围绕着我们， 它是一种需要，一
种安慰，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一种烛照
行程的关爱。 若干年之后，我们步履蹒
跚、两鬓斑白，战友之情仍不会褪色，依
然会传续到我们的下一代。

无情岁月增中减 ， 百年弹指一挥
间。 不管贫富贵贱、咫尺天涯，这至真至
纯的战友情都将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

◎ 散文


